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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为新华社填补热点空白

月 日，北京年

年，新华社有关职能部门几经调研和实地考察，最终

报请社领导决定开设利雅得分社和加沙分社，以填补新华社在中

东两个重要国家和地区沙特和巴勒斯坦的机构空白。这是新华社

扩建驻外网点，继续朝着世界性通讯社目标迈进的两个具体措

施，社里对此非常重视。

沙特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国家，教规严格，十分保守，历

来拒绝任何非阿拉伯和伊斯兰教新闻机构在其境内设立常驻办事

处，以防止对其报道过于负面或散布与阿拉伯传统和伊斯兰教教

义抵触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新华社申请开设分支机构数年后终

于开放绿灯，足以说明沙特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因为

这是让许多著名西方通讯社羡慕而又无法企及的特许。

在筹备加沙分社的前期过程中，前社长郭超人分别致函巴勒

斯坦新闻部长阿卜 拉布和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弗格

尔，为新华社在加沙开设分社提出正式申请，并称未来的分社将

有 名工作人员。当时的想法是，尽管我一个人去开点，但

是必须把未来分社的人员编制申请下来。

很快，阿卜 拉布复函郭社长，表示非常欢迎新华社在加

沙设立分社，巴有关机构愿意提供一切便利，同时希望新华社在

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再开设一个分社（因为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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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在拉马拉，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却设在加沙

城）。弗格尔也回电表示欢迎新华社在加沙开设分社，并称愿意

为分社记者发放采访证。同时提醒新华社，如果雇佣巴勒斯坦雇

员，必须出具雇员的“良民证”

但是，我的第一次入境签证申请被以色列拒绝了。据了解，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虽然同意我们在被占领土建立分支机构，但是

其外交部和内政部似乎并不乐意看到中国官方的通讯社在巴勒斯

坦人控制区长期设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等于中国对巴勒斯坦自

治区的外交承认。根据以巴奥斯陆协议，巴自治地区的外交和国

防由以方控制。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新华社仅

仅是个新闻单位，不具有任何外交职能，否则，我们驻以色列的

分社就不会设在耶路撒冷这个有争议的地方而是设在我们承认的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了。

经过我驻以色列大使馆特别是大师哥张明参赞的多方努力，

耶路撒冷分社首席记者戚德良也费了不少口舌，在我第二次申请

人境签证时，以色列内政部终于对我放行。这时，距离新华社提

出申请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而喻开元同志已经在沙特开始了他

的筹建活动。

万事俱备，只欠签证的我准备上路了。

月年 日，曼谷

今天，我携带着给分社添置的相机、便携电脑以及近百公斤

的资料、工具书和个人物品踏上征程。由于行李过重，总社计财

局同意我舍弃直飞特拉维夫的近路，转道曼谷，这样可以使用经

曼谷返回巴勒斯坦的师嫂王怡的几十公斤行李空额。而另外两箱

行李托因工作需要而绕道叙利亚的师哥李琛带走。说来惭愧，我

离家之时，椎间盘旧疾正在和我找别扭，是李琛夫妇帮我把行李

从家门口搬上新华社轿车的。瘦小的王怡在曼谷转机时也为我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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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额外的体力，真可谓帮忙帮到家了。

我是一大早出的门。女儿亮亮仍沉浸在甜美的梦中，两岁半

的她根本不知道从今天起，将好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爸爸。亮亮

是我和夫人抱大的，或许是我身体比较温暖，或许是我块头比较

大，每次亮亮有病或夜间哭闹时反而愿意投向我的怀抱。今后，

我将不再承受做父亲的肌体劳苦，当然更无法享受女儿带给我的

无限快乐，这是我最为割舍不下的。

夫人看着我俯下身吻别甜睡的女儿，一言不发，眼泪却不断

地往下流。我强忍着心中的难过轻轻拥抱了一下她，吻吻她的前

额默默出门了。此前夫人曾正告我，无论如何要平安回来，如果

我无谓地死在外面，她和女儿是不会为我哭泣的，也永远不会原

谅我的。

我离开了新华社鲁谷小区家属大院，眼里含泪的岳父岳母把

我送上了前往机场的汽车。夫人没有露面。她很少送我出门，因

为她非常容易流泪而又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流泪。大院南去百米

处，一列火车正长鸣着快速驶过，似乎也把我的心载向看不见底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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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安全第一”无处不在

日夜，曼谷 特拉维夫途中以色列航班年 月 上

日晚，曼谷分社首席于大波和高原夫妇和助手许海静在

招待我们吃过饺子后，开车把我们送到曼谷国际机场。高速公路

上华灯迷离，让人感觉行驶在星河里。大波和高原的悉心照顾，

使我没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不便和迷茫，对曼谷留下非常好

的印象。

午夜的曼谷机场人已经不是很多，我们在机场大厅的一个拐

角找到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窗口。其实，当时只有以航的班机在

为飞行做准备，所以这个拐角显得非常热闹。上百名各色乘客在

排队等待安全检查，而进行安检的以色列安全员却不紧不慢地严

格履行着他们特有的一道道手续。尽管事先我已经知道以航是盘

查最严厉、最细致的航空公司，在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以下

简称巴办）担任三秘的王怡也向我交代了他们大概要问些什么问

题，但是他们的精细和礼貌程度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轮到我时，一位男安全员要我把自己的行李拎到一个类似板

条凳的简易木桌上，开始对我进行盘问。当他得知我持公务护照

并随身带有以政府新闻办主任的赴任回函复印件时，又把我移交

给一位中年女士。我以为靠着上述两件护身符能免去许多麻烦，

但这位神态温和的女士并没有给我任何特权。回头看看旁边持红

皮外交护照的王怡同样在接受礼貌而细致的盘查，我才明白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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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检面前和以色列人没的商量。

“欢迎您乘坐以航班机！为了您和其他乘客的安全，我们冒

昧地要打搅您一会儿，请您原谅。”在这几句开场白后，这位女

士开始了一连串的快速询问，而且是同一问题变着法儿前后问三

遍，看你是否前言不搭后语：

“请问您是第一次乘坐以航吗？

“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您从哪里出发来到曼谷？”

“您到以色列后住在什么地方？”

“您到以色列干什么？准备呆多久？有没有朋友和亲戚？”

“您在离开北京和曼谷时有没有朋友或熟人托带东西？”

“您的行李是自己亲自打的吗？打好行李后放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交给别人保管过？是否离开过您的行李？行李箱里都有些

什么物件？”

“再问您一边，您⋯⋯”

如此三遍，她微笑地问着，眼睛却一刻不离开我的脸，仔细

地观察着我的面部表情以探测我的内心是否坦然，是否撒了谎。

旁边的许多以色列本国旅客被要求打开行李仔细翻看，而我为了

节省时间或证明自己的清白主动提出开箱查验，这位女保安却友

好地按住我的手表示不必开箱⋯⋯

当然，问话过程中，我虽然没有任何可疑物品而惧怕检查，

但是这种阵势毕竟从未见过，以致有两句简单的英语问话我都没

有听懂，还是习惯了“以色列英语”和问话内容的王怡提醒了我

一下，但是，安检人员很快礼貌地制止了她并把她请到了一边。

以色列是个缺少安全感的国家。犹太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流散

岁月中吃尽了苦头，也培养了他们民族性格中的机警、多疑和敏

感的成分。在回归巴勒斯坦几十年后，以色列人又三面受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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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战争状态，可以说是枕戈待旦，“安全”在他们心目中的

位置恐怕已远远高于上帝。在同周围阿拉伯人的武装对抗中，以

色列也曾多次遭受飞机被劫持的经历，品尝过无辜人员喋血的苦

果，因此，安全检查就变得格外严厉，以致于到病态的地步。

据一位朋友回忆，他几年前返回以色列在北京机场登机接受

安检时，以方安检人员听说有人托他带东西到以色列，立刻如临

大敌，马上安排其他旅客疏散并进行清场，在对这位朋友捎带的

物品进行仔细检查确保没有危险后才解除警报，搞得大家虚惊一

场。

其实，由于安检的疏忽，我手提的行李包在曼谷机场并未经

光检测，我事后心想，以色列人也真是形式过 主义，这要是

包炸弹和非法用品不也被我拎上飞机了吗？可见百密难免一疏，

安全隐患往往可能就存在于这种信任和侥幸间。

完成安检后，我和王怡告别了大波他们，进入候机室。以色

列航班的候机室同样设在候机楼的尽头。临登飞机前，我们和其

他乘客又接受了安全人员的盘问，只是这道安检要简单得多，同

样，部分乘客的手提行李被打开检查，而我们半是由于护照做担

保，半是相貌原因而免去了这道手续。

乘以航从北京飞往特拉维夫是午夜起飞，听说乘以航从开罗

飞往特拉维夫也是午夜起飞，而乘以航从曼谷到特拉维夫还是在

午夜时刻起飞。这难道是一种巧合？我想不是，显然这是以航精

心安排的，选择这个飞机起落班次最少的时间段显然是为了便于

利用人少的清静进行仔细的盘查，这样既不妨碍别的航空公司的

营业，也不过于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不给恐怖分子乘乱做手脚

的机会。

年 月 日，耶路撒冷

经过 个小时的飞行，我于今日清晨（以色列时间）抵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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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轰古里安机场。当巨大的波音特拉维夫本 然着地时，

我的心也跟着落到了实处：终于到了这块诞生了《圣经》而又因

《圣经》而扬名的古老土地。

几年前，新华社选派记者到以色列学习希伯莱语时我就跃跃

欲试，只是阿文组老主任王根宝提醒我做好一辈子和以色列人打

交道的准备时我才打了退堂鼓，因为我的确不愿意因为是稀有人

才而被终身拴在一个国家。但是，能到神话般的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工作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如今，我不但突然间实现了这一愿

望而且直接要到热点中的热点加沙去筹建分社，却是我始料不及

的，心中半是愿望得酬的激动，半是前途未卜的忐忑。

古出了飞机，几面蓝白两色以色列国旗在朴素的 里安机

场上空微微飘扬，两道蓝色的横杠，中间夹着规则的六角大卫盾

星。过去我对以色列国旗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电视画面和报刊上，

而且多半是被作为焚烧和糟蹋的对象。如今，净洁、庄重的以色

列国旗恬静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使我产生了说不清的感觉。眼前

的大卫盾星旗不仅仅是以色列国的象征，而且是无数杰出犹太人

的象征：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

坦；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迷宫小说鼻祖卡夫卡，伟大

诗人海涅，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表演天才卓别林，新闻巨

匠路透、普利策，音乐泰斗门德尔松、格什温、科普兰、马勒、

海菲茨、梅纽因、伯恩施坦⋯⋯群星璀璨，不胜枚举。

出关的时候，海关一位小姐又对我进行了一般盘问：“到以

色列干什么？“”住在什么地方？”等等，这也是在其他国家的海

关比较少见的，可见以色列的安全意识已经在任何环节上都打下

了烙印。末了，这位小姐反复翻看了弗格尔的复函影印件，又给

上司挂了个电话，最后在我的护照上盖戳，将 个月的停留期限

改为一个月后放行，至此，我算真正进入了以色列。

耶路撒冷分社的两个小兄弟谭新木和戴维接着我并同王怡暂

本一



第 9 页

时告别后，三人到停车场准备前往分社所在地。我们的车还没有

开出停车场便被警察拦住了，过了一会儿小谭问清了情况，原来

是停车场发现了不明物体，警方正在进行处置。在以色列，不明

物体往往就可能是致命的爆炸物。小谭他们已经习惯了，我却觉

得好生恐怖，怎么一下飞机就赶上这档子事，难怪以色列人那么

重视安全检查。

可疑物品被清除了，我们继续上路，当时天已大亮，但是沿

途的汽车无一例外地开着大灯，这又是件意想不到的事，小谭解

释说，这是以色列的行车规定，为了确保安全，冬季在城外驾车

必须开启车灯。我想这不是多此一举嘛，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能

确保不出交通事故，多一道保险总是对的。由此我觉得，以色列

人的安全观念可以说无处不在，这里不仅仅是相对于恐怖事件的

安全措施，就连正常的行车规则也比我们多一项要求，可见发达

国家还是比我们考虑得更周到。

月年 日，耶路撒冷

日晚，分社首席老戚为我摆宴接风，我第一次品尝了以

色列出产的啤酒，也领教了老戚的豪爽和能干。还是在曼谷时就

听泰国雇员说老戚烹调手艺不错，吃了老戚烧的菜觉得名不虚

传。

不知是旅途劳顿还是酒精的作用，昨晚我没有在酒桌上醉

倒，却在睡梦中被魇住：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古老青灰的圆顶

像大山般向我压来，我直觉得四肢无力，呼吸困难，想翻身却丝

毫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巨大的清真寺圆顶像比萨斜塔一样一寸

寸向我压迫而来。我当时心慌乱求神，又是用英语念叨“上帝保

佑”，又是用阿拉伯语疾呼“赞美真主”，只恨自己不懂希伯莱

语，否则定要继续企求犹太教的上帝保佑我不被这厚重硕大的建

筑碾成粉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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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挣扎了多久我终于逃出了梦魇，带着浑身的汗水艰难坐

起。拉开厚厚的窗帘，室外天已微白，灯光围绕下的以色列议会大

厦和历史博物馆仍静卧在依稀的夜色中，周围葱茏的树木融为淡

淡的一片，无法分出层次和树种。对面远山上的楼群灯光依稀，在

天光的勾勒下露出长短和高低不一的轮廓。这就是西耶路撒冷？

其实分社所在地西耶路撒冷，是整个大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我一直不明白，我还没有亲眼见过阿克萨清真寺的真实模样，

它却在夜间像飞来峰一样突然“造访”我这个远方的陌生人。说冥

冥之中和耶路撒冷存在一种默契，未免有些宿命论色彩，但是，在

耶路撒冷第一夜便被阿克萨清真寺镇住肯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

想的结果。它预示着今后几年我将把耶路撒冷，把阿克萨清真寺

的前途无可避免地当作我日常和中心的报道话题之一。

金色的耶路撒冷。

马 晓 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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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加沙给我个下马威

月年 日，加沙

今天上午，我在戴维陪同下到以色列政府新闻办拜见了弗格

尔主任，并递交了郭超人社长的介绍信。以色列的政府新闻办朴

素简陋，总共没有几间办公室，不像个部级机构的样子，甚至不

如中国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的总部，以色列政府的务实和廉政建

设由此可见一斑。弗格尔是个瘦高个儿，戴副眼镜显得文质彬

彬，上身只穿了件衬 多衣，看 岁，精明干练。他笑样子不过

呵呵地对我表示了欢迎，并简单问了问我有关新华社加沙分社的

筹建规模。

经过一阵交谈，弗格尔肯定发现我的英语讲得不够纯正，于

是突然问我是不是讲阿拉伯语。当我告诉他我的第一外语是阿拉

伯语但也曾在科威特做过英文记者时，他高兴地点头说好好好！

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英语同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身为利库德

集团成员的弗格尔未见得因为我能讲阿拉伯语而高兴，显然是表

示一种政治姿态，即犹太人不歧视阿拉伯人，自然也不歧视阿拉

伯语。临告别时，弗格尔递给我一张名片，称在被占领土采访如

需帮助时只管给他打电话。

告别了弗格尔，我又很快办好了临时记者证。吃过午饭后，

我请戴维送我直接前往我的终极目的地 加沙。耶路撒冷海拔

米左右，而加沙地处地中海海滨。在从耶路撒冷前往加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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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上，大气压随着地势高度的下降而逐步发生变化，初来乍到

的我颇不适应，耳鼓发胀，耳边轰轰作响，有一种乘飞机俯冲下

降的感觉。好在沿途葱绿的田园风光让我赏心悦目，我们在交谈

公里中很快开到了耶路撒冷西南 远的加沙地带。

到了加沙地带入口处的埃雷兹检查站，师嫂王怡和巴办商务

一秘老冯也按时赶到，把我和行李接上车，在办理了简单的入境

手续后，进入加沙地带。眼看着检查站外与我挥手道别的戴维以

及碧绿无垠的以色列田园，再回头看看加沙境内光秃秃的凄凉景

象，我顿时觉得自己像 年代的知识青年一样，背负着神圣的

使命，告别了繁华舒适的大城市来到了一个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中

“插队落户”。

加沙并不是广阔天地，但却是世人瞩目的地方，今后几年内

我将在此做历史的记录者，见证加沙及整个被占领土每一天的变

化和发展。可是能否大有作为，我的确心里没有底。

王怡和老冯带着我进入了加沙，沿途向我介绍着加沙的一些

街道和建筑。可是，在我的眼里，加沙是那么的陈旧和拥挤，如

果不是街上无处不在的阿拉伯标语和与落后不相称的众多小汽

车，我会以为自己回到 年考察贫困山区的中国西南省份的

边远小镇。

今天是巴勒斯坦人“国土日”，加沙却相对平静，沿途没有

看到想象中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使我对加沙的第一印象产生了错

觉。

穿过街面杂乱、房舍低矮的老城，我们来到高楼四立的新

区，很快，一片湛蓝的水面透过楼缝展现在我的面前，我顿时兴

奋起来：是地中海！只要有大海，再单调的生活都会泛起丰富的

浪花。在加沙游地中海，是我行前浮想再三的美好生活，这种生

活多少可以补偿北京没有大江大海只有人山人海带给我的缺憾。

我被拉到一套临时租下的套房，这里有电视、冰箱、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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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煤气灶，也有不算干净的铺盖和沙发以及简单的锅碗瓢盆，对

美元付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足够了，可是月租高达 ，这却让

我意想不到。

打开水龙头，里面流出的水又咸又涩，无法饮用，据了解是

淡化后的海水，我只好下楼买瓶装的饮用水。第一顿晚饭我只吃

了几个面包，喝了点冷水将就了。

加沙第一个夜晚真是不顺，我从外面溜达回来后发现整个小

区都黑乎乎的，门房说是临时断电。黑暗中，我摸索了半天才把

屋门打开，关门转身后刚摸了两步脑袋就撞在开启的一扇窗框

上，在我疼得呲牙咧嘴、眼冒金星本能地往后闪身时，后脑勺又

当地磕在另一面墙上，心中的无名火顿时上升，先前的那种兴奋

立刻下挫。我强忍着疼痛就地不动足足呆了 分种，眼睛才适应

了屋里的环境，朦胧看见哪里该下脚。

这套房子的几间屋子门门相套，不时有门窗被风吹得咣噹

响，让我心里发毛。于是，我又摸黑挨个把各屋门窗插上，以免

初来乍到成为盗贼光顾的对象。今天晚上，我是就着电脑屏幕的

亮光敲下这片日记的。天黑地不熟，无所事事，我得早点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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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奔向炸弹响起的地方

月年 日，星期一

今天晚上，我第一次经历爆炸，而且第一次同平时只在媒体

中见到的爆炸拉近了距离。这起爆炸粉碎了一周来我对加沙安全

形势比较乐观的概括。

晚上刚刚吃完自己煮的盐水鸡翅，窗外传来一声巨响，我扭

头一看，墙上的挂钟正指向 分。就在点 我靠近窗口试图判

断巨响来自何方时，远处传了救护车的鸣叫声。我立刻断定附近

发生了爆炸，于是抄起刚刚从巴办借来的手机向楼下窜去。

楼下撞见几个邻居和行人，但是他们都不能断定响声来自哪

里。我转念一想，往北 米处是巴勒斯 马赞坦二号人物阿布

的住宅，那里有几名安全部队的警察，他们或许会知道究竟发生

了什么？我飞奔过去自报家门，一问果然发生了炸弹爆炸，地点

就在一公里外的安萨里大街。

我立刻通过手机把这一情况通知耶分社老戚，请他代发英文

快讯，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巴办主任刘志海大使。随后，我立刻

拦截住经过身边的一辆黄色出租车。当时车里连司机带乘客已经

塞满了 个人，我只好半跨半坐在前排一名汉子的膝盖上，并催

促着司机跟着前面闪着红蓝灯光的警车往出事地点急赶。

两分钟后，我赶到了事发地点的路口，警察已经封锁了道

路，禁止任何车辆通行，我只好弃车步行。等我想到还没给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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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钱而回头时，那辆出租车已经绝尘而去，没有人下车看热闹，

也没有人等我付那份车钱。

爆炸发生在安萨里大街加油站对面的一座两层楼私宅里，这

里距 米，距巴勒斯坦解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只有

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总部只 米，而有

离阿拉法特卫 部队”的驻地只有 米。戍部队“

经过和警察反复交涉，我获准进入警戒圈内，这里只有少量

住户围观，大部分是穿各种服装的警察，我好像是第一个赶到现

场的记者，因此很快溜进了炸弹现场。据悉，这幢小楼的主人叫

穆萨费尔 阿戈尔，是阿拉法特卫戍部队的校官。从爆炸遗留的

痕迹看，炸弹是在小楼门厅里爆炸的，只炸碎了几块玻璃和一张

木桌，并轻微地损坏了院子里的一些花草，乱砖碎石飞出一大

片。

由于爆炸发生时阿戈尔正巧不在家，因此毫毛无损。据加沙

市政府一位人士透露，穆萨费尔曾在黎巴嫩英勇抗击过以色列军

队，很受巴各方面的敬重，因此可以排除是内部人搞他的可能

性，言外之意是以色列特工搞的鬼。

很快，我被后续赶来的警察请出了现场，一个自称为法新社

工作的当地小伙子也受到了警察的盘问后被推了出去。半个小时

后，阿戈尔赶回家里，面对一片狼藉的现场，他表现得很平静，

一言不发地走了。这起爆炸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是目

标特殊，而且离总统府不远，因此惊动不小，连加沙地带的安全

部队司令都赶来了。

在通过手机发完后续消息后，我赶回住所编写中文消息，期

间，刚刚认识的两个巴安全部队的朋友又上门拜访，一聊就是一

个多小时，等我写完消息已是午夜时分了。临时住所没有电话

线，平时发稿都是带着电脑到办事处去。现在，时间太晚，而刘

大使身体又不太好，我半夜打搅显然不合适。这个消息通过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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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给北京又似乎不值，想来想去，我决定找新认识的邻居哈

立德帮忙。哈立德是位退休警察，一家老小全在突尼斯，只有他

老头一人在加沙守着房产。昨天我应邀上门做客时他曾告诉我可

以在任何时候去找他帮忙。

我穿过没有路灯的小巷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哈立德家

所在的楼前。我知道夜已深，但是知道哈立德和其他巴勒斯坦人

一样是夜猫子，应该还在喝咖啡聊天吹牛。但是到了门房那儿一

问才知，哈立德今天身体不爽，已经早早入睡了。忠实的门房叮

嘱我说，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最好别打搅他。

正在踌躇间，一辆小型吉普车停在楼前，车上下来二老一

小，像是一家三口。其中头发花白的长者问我有何贵干？我说自

己是来自中国的新华社记者，因为有条重要的消息要通过文传发

回北京，不知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文传。

这位穿西装的长者说“请你等一下”，便领着他金发碧眼的

夫人和儿子上了楼。几分钟后，这父子俩走出楼门，邀请我上他

们的吉普车，说要带我去办公室发稿。我当时非常感激。长者自

我介绍说他在工程建设部工作，今天和夫人（法国籍）及小儿子

去了趟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刚刚到家就碰到了求助的我。

从加沙到拉马拉往返 多公里，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如此辛

苦一天后又给我帮忙，真是不容易，我都后悔不该向他开这个

口。别看长者的儿子不到 岁，可是车却开得很棒，一张小手

把大吉普车的方向盘揉得提溜转。

很快，这爷俩带我到了城里的办公室，并帮我发通稿子后又

顺道送我回家。来回的路上，长者没有告诉我他的尊号大名，而

是在告别时递给我一张名片，并欢迎我有空上他家做客。

带着完成任务的愉快和贵人相助的庆幸，我回到住所。在明

亮的灯光下我摸出了刚刚收到的那张名片。不看还好，看了这张

名片让我顿时觉得巴勒斯坦人民真是慷慨而古道热肠：朴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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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有这样几行字：阿拉法特主席经济顾问、巴工程建设部总司

长 戴义夫拉 阿赫拉斯。

多么虔诚、谦虚而乐善好施的一位高级官员！他的名字如果

翻译成阿文的话，那便是“真主的哑巴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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